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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逸芬
“叽叽喳喳”的叫声，把我从

睡梦中惊醒。噢，是几只麻雀在

屋檐上欢快地唱晨曲呢！

麻雀，谁也不陌生。它没有

漂亮的羽毛，没有华丽的外表，但

小巧玲珑，反应敏捷。据说，它们

一生都在不停寻找食物，有较强

的记忆力，喜欢群居，非常团结。

记得我小时候，春耕时节，农

民把发芽的种子撒到田间育秧，

为防止麻雀来偷食，会派专人管

理，扎稻草人助威，或用药物、皮

弹弓驱赶。但还是防不住麻雀前

来偷吃，所以人们非常讨厌它，把

它归于“四害”之一。

然而现代科学却证实，麻雀是

人类的朋友。它喜欢吃害虫，如蚊

蝇、蝗虫、蝼蛄等，其中多为鳞翅害

虫。据了解，一只麻雀一天能吃掉

6O多只虫子，哺育雏鸟时更是平均

每天能捉害虫450一600只。如今，

带上益鸟的光环的麻雀已彻底平反，

成为了我们的好朋友。

我家是自建的落地房，有宽敞

的明堂，里面种了各色花草，小精灵

就时常来光顾觅食。但它灵敏机

警，一有动静马上撤离，我只得隔着

窗户默默观赏。只见它一会儿扒开

花盆泥士，一会儿啄啄花草，时不时

抬头观望，一蹦一跳十分可爱。而屋

外的电线杆，就是它们栖息玩耍的地

方，经我观察，一字排列至少有十几

只。任凭风吹下雨，麻雀依旧巍然

屹立在电线上，但如若有一只飞去，

其余则扑然而去。我曾偷偷拿起相

机，悄然跟踪，获取了几张佳作。

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小精

灵的世界很大，但又很狭窄。寂寞清

静的小院子，有你们陪伴，真好！

麻雀的春天

盛常国
有生以来第一次学唱的歌曲

是《我爱北京天安门》，那时我已

10岁，挎着母亲用旧衣服缝制的

书包走进学校，在老师用风琴弹

出这首歌曲时，我只感觉到音乐

很好听、很有趣，因为出生在大山

深处的贫困孩子，根本不知道这

首歌唱的是什么。后来在老师的

教导下，我才终于明白，北京是祖

国的心脏，毛主席是新中国的领

路人。于是，我开始向往北京这

个神圣的地方，也深深敬佩着伟

大的毛主席。

从此以后，《我爱北京天安

门》成为我最钟爱的一首歌，我总

爱用清亮、高亢的童音在音乐课

上唱这首歌，被师生们称为“最标

准的好歌手”。小学三年级，学校

要成立文艺宣传队，我在近千名

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 20名队员

之一。那时，学校以“革命文艺宣

传队”的名义，每星期六晚上带我

们到各村巡回演出。我除了和队

员搭档表演快板或三句半节目，

总是会拿出看家本领，唱响《我爱

北京天安门》。

我出身于贫困的聋哑家庭，

家中有 6个兄弟姐妹。你可能会

问，在这样一个贫困家庭中，我怎

么还有心情去歌唱祖国？但我认

为，我很幸福。我阅读过不少课

外书，特别是揭示旧社会童工苦

难生活的书籍，与他们相比，我能

在学校读书，没有枪林弹雨的威

胁，没有剥削者的凌辱，就比他们

幸福了无数倍，这就是我们祖国

强大起来的结果。我爱我的祖

国，爱我身边的每一个人，从小我

就立下誓言，长大后一定要报效

祖国。

上初中后，多了不少课程。

让所有师生大为惊讶的是，我的

英语成绩是全班最差的，最多只

能考到三十几分，但唱《我爱北京

天安门》的英语歌，却出奇的标

准，并且能一字不差地用英文抄录

下来。初中是我学生时代最活跃的

时期，那首著名的爱国歌曲《边疆的

泉水清又纯》也成为我的拿手好

戏。课余时间，同学总是要我领唱

这首歌，于是，歌声经常在教室中响

起，飘荡在校园里。

初中毕业后，我参加了农业生

产劳动，与大人一起朝起暮落，在田

地间劳作。扁担压破了我的肩头，

脚底磨出了硕大血泡，但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家庭联

产承包制在全国全面落实，我对农

村的发展充满了信心。所以，我在

家中或在田野上，总是喜欢唱 80年
代流行的歌曲，如《骏马奔驰保边

疆》《祝酒歌》《我的中国心》等。后

来，作为村团干部的我，在“全镇青

年庆国庆”联欢会上，登台演唱了

《乌苏里船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

光》《我们拥有个名字叫中国》《龙的

传人》等，赢得了阵阵掌声。

上世纪 90年代，曾经一无所有

的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住所，有了一

些家具。面对各方面都发生巨大变

化的农村，特别是有感于自家逐渐

解决了温饱困扰，我反而有了一股

不唱不罢休的劲头，于是我昂首挺

胸唱起了《血染的风采》《春天的故

事》……《春天的故事》让我看到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

志，迈着雄健的步伐在深圳画了一

个圈。从此以后，中国在他的领导

下，国民经济腾飞猛进，科技事业赶

超世界……就像《中国龙》《好日子》

等歌曲唱的一样，中华民族有勇往

直前的精神和追求平安祥和富裕生

活的美好愿望。

但最令我无法忘怀的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刘欢演唱的

《我和你》。刘欢唱得我热血沸腾，

也激起了我学唱这首歌的热情。看

着残奥会上，那些身残志坚的运动

员顽强拼搏，夺取金牌，为国争光，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坚强地生活呢？

歌唱祖国

秋实
立夏时节，正是草长莺飞，万

物茁壮生长的季节，也是采摘“阿

公公”的最佳时机。记得小时候，

我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

书包，然后约上二三小伙伴，撒腿

跑往田野山坡上采摘“阿公公”。

那时，石墈上、田埂边、竹林

篱笆墙外、水渠沟边，随处可见

“阿公公”。采了吃当然是第一要

务，我们专挑那些熟透了的紫红

色“阿公公”，采满一把就往嘴里

一塞，那满嘴溢漫着甘甜果汁的

愉悦感至今未忘。小伙伴还会相

互攀比谁摘的“阿公公”最大，顺

便拔上几根燕麦草，把那些已成

熟但还比较硬朗的“阿公公”串在

燕麦草上，带回家给弟妹吃。

那时，勤快一些的妇女也会

去采摘些“阿公公”拿到街上卖，

五分钱两串或一毛钱一小碗。或

许你会说这么便宜啊，但在那个

物资匮乏，生活水平较低的年代，

五分钱能买上一只大饼一根油

条，外加一碗豆浆，所以这“阿公

公”的售价着实已是十分奢侈。

但只要街上有“阿公公”出售，往

往还是很快被人们抢光。为什么

呢？只因为“阿公公”有着那诱人

的鲜红和甘甜的果汁，大人舍得

花钱买回去给孩子解解馋，权当

一种时鲜水果。

初夏，除了“阿公公”，另一种

野果“红蒂塔（覆盆子）”也开始成

熟。“红蒂塔”相比“阿公公”，形相

似但味不同，“红蒂塔”的口感甜

中略带酸，果子较硬，多生长于山

低坡处，因其长在荆棘上，所以不

易采摘。别看“阿公公”成熟时期遍

地都是，但它的采摘期很短，只有两

周左右。俗语有云，过了立夏，“阿

公公”就有虫而不可食了。

待到早稻开始插秧，另一种野

果“毛李”也可采摘了。“毛李”是蔷

薇科的一种植物，开白花，结果如算

盘珠大小，等到它果子外皮由青变

紫，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下来后，要

掀去果子上的盖，用小柴棍掏尽里

面的籽粒，再洗清里面的籽毛才可

以吃。“毛李”微甜中带酸，吃在嘴里

相当脆爽，也是小孩喜欢的一种野

果。

记得小时候，山上到处都是野

果。果粒如绿豆大小的“扎扎麦

滕”、果型像倒挂圆灯笼的“胖桫”、

紫色的“黑米饭”、黑色的“羊屙李”

等。“黑米饭”据说是烧“乌米饭”的

天然食材，而“羊屙李”其实就是一

种野生蓝莓，但“胖桫”最为特别，一

定得等它完全熟透，变成红色才可

以吃，你若尝一只没成熟的“胖桫”，

它能让你舌头麻木大半天。

今年受疫情影响，外甥囡从上

海来奉化暂住。“五一”期间，她看到

网上别人晒的“阿公公”，非要缠着

我去采摘。说实话，自从参加工作

后，我已几十年没摘过“阿公公”了，

但为了一圆外甥囡的好奇，我还是

带着她一起去小时候采摘过的地方

采摘，谁知竟连一只“阿公公”也没

找着。后来，问了几个老熟人，都说

去桃园花林基地里找，可能会有。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俩终于在城西

岙一处花木基地里，找寻到了好几

片“阿公公”。

抹不去的“阿公公”记忆

王述梓
前不久，我应邀参加一个亲戚

女儿的婚礼。婚礼由男女双方联

办，司仪主持，隆重而得体。据了

解，婚前男方就准备好了所谓的结

婚“三大件”——房子、车子和办酒

席的票子。听到这里，我不由想起

了上世纪 60年代在舟山工作时，听

到的一个故事。

当年，有个上海青年工人上班

乘电车时，看到售票员是一个年龄

与他相仿的青年姑娘，于是一见钟

情，天天乘这班车上班。后来，经驾

驶员介绍，女售票员得知他家“一母

六四”（即家里有母亲，月工资六十

四元）的情况，又仔细察看了他的外

表和行为，提出一个条件：“结婚前

得准备好‘一表二机’（即一块手表、

一台收音机、一部缝纫机）。”上海青

年的家境在当时来说较好，他家马

上就办齐了这“三大件“，经驾驶员

牵钱塔桥，上海青年与女售票员结

为夫妻。

这个故事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记得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双方结婚，女方一般会提

出“一表二机”或“一表一机一车(自
行车)”等三大件，因手表、缝纫机、

自行车是当时人们喜爱而紧俏的商

品，总价约 300元，一般家庭都承担得

起。但也有不提要求的，与我同时退

伍的几个战友结婚时，女方就什么要

求都没提。我结婚时，则是主动送了

女方一块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是 10
年后才买的。

结婚“三大件”的内容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不断变化。进入上世纪 80年
代，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工业品已

普及，于是逐渐退出了“三大件”，手

机、电视机和照相机则成了当时最热

门的新“三大件”。上世纪 90年代以

后，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群众收入进

一步提高，青年结婚讲究要有新房

子。新世纪以后，小汽车开始多了起

来，结婚时，男方还要买小汽车。结婚

仪式也隆重了起来，要举办丰盛的酒

席。于是，房子、车子、办酒钱的“三大

件”逐渐形成。现在，结婚“三大件”已

不需要女方特地提出，男方父母都会

早早准备好。我的一个亲戚，儿子还

在读书，他已经迫不及待给儿子买好

了房子。

结婚“三大件”由上世纪 60年代

的“一表二机”，逐渐演变成当下的“三

子”，我觉得这充分说明了我国人民群

众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

“三大件”的变化

沈补浩
几天前，在大女儿的陪同下，我

回了一趟老家栖凤村。在老屋的旧

址前，我伫足了好长时间，记忆中那

是一个被岁月斑驳了的老阊门。

1946年早春二月的一个上午，

天气阴转晴。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

一年，人们卸去了恐怖、慌张、拘束

的压迫，开始恢复日常劳作，渔民在

修补渔具，准备出海捕捞，农民在准

备春耕，大家伙都各自忙着自己的

活儿……

那日，母亲和伯母都在各自家

中织渔网，忽然听到大墙弄转弯处

传来铜锣喇叭吹敲的喧闹声，大家

不约而同放下手中的活儿，站在院

落前的小道地向西张望。只见有两

个人朝我家这个方向走来，一个吹

着喇叭、一个敲着铜锣，手里还拎着

什么物件。到了我家门口，停住，询

问伯母：“沈崇康是否在这里?”伯母

回：“是。”“还有沈崇庶呢？”伯母答

道：“诺，里面就是沈崇庶母子俩。”

“沈崇庶和沈崇康在抗战时期能读

到小学毕业，很不容易，县里叫我们

向学子家庭报喜，送来匾额。”随即

拿出一张红纸，递与我母亲，也递与

伯母一张。

母亲接过后，连忙拿出凳子请

两名先生坐，还未敬茶，随即转身往

屋里，开橱门一通翻找，拼拼凑凑拿

出 50元，递给他们：“先生，孩子父

亲没有了，家里没有什么，就这几块

钱给先生买些酒吃。”他们接了钱，

道了谢后，说：“我们还要去别处报

喜。”便转身离去了。当时的我竟不

知道说些什么，就像刘姥姥的外孙

一样，愣着傻笑……

堂兄当时在上房读他喜爱的

《西游记》，不在场，后闻声而至。等

母亲做好浆糊，我们两个便小心翼

翼地把这两张匾额贴在了各家门

上。匾额右上书写着“奉化县栖凤

乡”，中间写“沈崇庶高等小学毕业”，

左落款“奉化县国民政府”，随后是一

个方方的篆书体印章，印章下书“民国

叁拾五年”。我把红匾内容念给母亲

听，母亲笑得非常开心。后来住在阊

门里的男女老少都围过来看，他们大

多没读过书，不识字，却也知这是个了

不得的匾额。

在现代人眼中，小学毕业并不是

什么大事情，然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

年代，能够读上书已经非常了不起

了。抗日时期，2000多户的栖凤乡读

到小学毕业的只有 6人，而我是其中

之一。

那个时期，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疮

痍，萧条的街道、惶恐的人群，此起彼

伏的枪声、炮声、轰炸声，人们四处流

亡、挨饿乞讨……我们数不清多少次

在老师突如其来拉响的警报声中下

课，各自逃窜躲在墙角、草垛、麦垅

里。那是最惊心动魄的读书岁月，包

含了无数艰难和曲折。

我们小学毕业的 6人中，堂兄沈

崇康的家境稍好些，所以他进入泰清

中学继续读书，而我则去了桐照茂昌

行当学徒。离家的 3年时光里，红匾

虽然依旧贴在我家的门上，但随着时

间的消逝变得越来越小，那些住在阊

门附近的小姑娘时不时来我家撕一些

红纸，去当妆画的胭脂。就这样，日复

一日，岁月荏苒，无数在阊门里来往的

人，从这扇门的红匾前穿梭而过，直到

看着它最终只留下一抹淡淡的粘纸痕

迹。但这抹已被人遗忘在角落里的痕

迹，却总能唤起我尘封已久的思绪，让

我瞬间回到那年早春，回忆来自一纸

红匾的动容。

时过6年，我考取了奉化师范，3年
学成毕业，而后在教育事业上躬身耕耘

40年。时至今日，我仍惋惜当初没有好

好珍藏这张红匾，它不光是我学习生涯

的开端，所映射的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和那份值得铭记与传承的精神。

74年前的喜报

蜂晓暮春 袁伟鑫 摄

■岁月风铃

■奉邑风情

威
震
山
谷

庄
化
祥

画


